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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想做，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
——我的科研成长之路

胡 林†

(贵州大学物理学院 贵阳 550025 )

1993年 5月的一天，偶然的机

会，我在贵州大学物理系办公室看

到一封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信函，征

得领导的同意我打开了信封，教育

部委托复旦大学举办第 3期高校骨

干教师进修班的信息跃入眼前，我

完全符合信函上所招学员的条件，

于是迫不及待地向系领导提出申

请，很快获准同意。

大学毕业15年后，我怀着重新

走进课堂的喜悦，兴致勃勃地跨入

复旦大学的校门。这一年我 40岁，

女儿刚上初中。骨干教师班同期学

员中，大部分是中、东部高校的教

师，几乎都是78级以后的大学毕业

生，我是“文革”75级进校的工农

兵学员，并且来自边远的贵州大

学，无形中总有一种无明的自卑冲

撞着我骄傲的自尊。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小学毕业，1967年“全国大串联”

学校停课，次年复课闹革命，我所

在的中学没有正规的课程，大部分

时间组织学生挖防空洞，1969年高

中恢复招生。虽然我第一个报名，

但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决定，“臭老

九”子弟不能进高中，只能“到农

村或工厂接受再教育”。自小我就是

一个很喜欢读书的孩子，命运却不

让我如愿。1970 年赶上全国大招

工，我进了工厂，分配到钳工车间

当划线钳工。1975年由本厂工人阶

级推荐进入贵州大学物理系半导体

专业学习，求学期间鲁迅先生之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是

我的座右铭，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

度，凭着自己的好学与勤奋，大学

毕业时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

工作 15 年后到复旦大学再学

习，这样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我

非常珍惜。除了完成进修课程，我

特别感兴趣教师怎样做科研。

进复旦大学半个月后的一天，

我和另一位同学来到科学楼，敲开

了 102房间的门，一位男老师很礼

貌地站起来询问我们的来意，我直

截了当地说：“我是物理系骨干教师

班学员，想看看你们怎么做科研。”

这位老师(我后来的导师周鲁卫教

授)热情地介绍了实验室设备和正在

开展的研究工作，一番交谈后，他

同意我到 102实验室工作。这大大

出乎我的意料，我高兴地连连点

头，翌日就到实验室开始工作。这

间实验室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英文

写的纸条——“这个房间里的工作

很辛苦，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学到很

多东西！”的确如此，此后我先后以

访问学者、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再

入复旦，而我踏上科学研究的第一

步是从科学楼的102实验室开始的。

初来乍到时，我只能做一些打

杂的活，整理书柜和资料，整理试

剂瓶子并贴上标签，修理数据线和

接插头，扫地、擦桌、清洗水池等

等，我眼睛里“有活儿”，看见什么

做什么，大家说“胡老师到实验室

后房间干净了许多”。慢慢地我主动

协助在显微镜下做观测的同事记录

数据，协助做介电实验的同事观测

实验现象，协助做超导实验的研究

生做些简单工作，每天取液氮、送

样品、到库房领材料、财务处报销

经费。有空还自学WPS在电脑上写

作，那时实验室用的是老式苹果电

脑，很快我学会了用全拼输入法写

作(我拼音很好)、用EXCEL表计算

和统计实验数据等，电脑操作和常

用软件的应用能力大大增强。一

次，周老师让我将一个旧扩散炉的

电路控制部分拆掉，拟安装一个自

动控温系统，我认真画图记录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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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电路、接口并标记每根拆下的

电缆线，这样便于以后恢复，细致

的工作得到周老师的称赞。又一

次，周老师安排我将原来堆放化学

试剂和冲洗照片的小房间整理出

来，放上一台装有热电偶温度设备

的仪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监测设

备中样品的温度。那时已是冬天，

房间里没有取暖设备，我穿上所有

的毛衣和厚外套还是冻得直跺脚，

一堆化学试剂呛得我眼睛很难受，

即使戴着口罩。但我必须一直待在

这间冰冷的小屋里监测温度，5 分

钟记录一个点。直到有一天周老师

来检查工作，觉得环境很糟糕，便

让我回到有取暖设备的 102室，每

过半小时来记录一次。也许我用自

己的行动赢得了周老师的认同，他

开始接受我这个编外学生，逐渐安

排我参加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了，如

电流变液材料制备和介电温度效应

的研究，超导样品材料从液氮温度

到室温过程的观测实验，沸石材料

的电流变效应等研究工作。

在复旦大学物理系骨干教师班

学习的一年里，我还在物理系实验

室蔡颂仪老师、金浩明老师、陆申

龙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做了很

多物理实验，其中转动惯量实验装

置与我们贵州大学所用的仪器不

同，在数据处理上也有区别，我尝

试着改用逐差法处理这台仪器的实

验数据，目的是减小实验误差，提

高数据的精确度，经过多次与蔡老

师交流和讨论，最终取得预期的结

果。蔡老师说，“这个实验我们已经

挖掘过无数次，没有想到你还可以

做出新的东西。”这项工作我撰写了

一篇文章并发表；同时，我还整理

出在贵州大学担任实验教师期间常

常思考的一些实验教学问题，并发

表了文章。平常在家里一边上课，

还要照顾孩子，根本没有时间静下

心来总结，而现在所有的时间都是

自己的，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每天

沉浸在学与做的世界里，无暇顾及

其他。一年的进修时间很快结束

了，除了物理系组织的一次到郊区

南汇看桃花，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周老师知道后，在学期结束的最后

一个周末，专门为我组织102实验室

的同事到外滩游览。骨干教师进修

结业时，当时物理系的王主任和教

学秘书告知，在举办的3期骨干教师

当中，我的成绩是最突出的，规定

的5门课程全部是A，还以第一作者

发表了2篇文章，周老师实验室发表

的文章凡是我参与工作的也挂了

名，班主任老师的评语写得很好。

回到贵州大学后，我向时任物

理电科系主任李坚石教授(后任贵州

大学校长)汇报了在复旦大学的学习

和科研工作，他对电流变液的研究

产生了极大兴趣，建议我以访问学

者的身份再回复旦从事科研学习。

1995年春节刚过，我重返复旦大学

物理系，继续跟随周鲁卫教授从事

电流变液研究。6 月份周老师参加

国际电流变液会议回来，向我们介

绍了白俄罗斯做磁流变液的情况，

决定在开展电流变液研究的同时，

立即开展磁流变液研究工作，由我

负责材料研究，唯一的资料是周老

师参会期间的笔记。首先要寻找软

磁材料，我每天抱着一本厚厚的黄

色电话簿，查询并致电生产软磁粉

体材料的厂家，大约 1个月后，终

于在陕西兴平化肥厂找到一种软磁

材料，农业上将其掺杂在化肥里以

改善土壤性质。有了固相分散材

料，我又开始寻找合适的基液和添

加剂，蓖麻油、变压器油、硅油、

糖稀、沥青、油酸都一一试用。9

月底，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全国

电、磁流变液研讨会议上，周老师

向与会代表展示了我们研制的国内

第一份羰基铁磁流变液。作为访问

学者，周老师加大了对我的培养和

训练强度，研究涉及的问题自行到

校图书馆、系资料室查资料，到上

海信息中心查专利，联系和申报购

买搅拌器及其所有仪器设备，复旦

大学 400号仓库和上海共和新路一

带是我常去之处。最有帮助的是每

周一次的小组会，每个人都要汇报

工作进展，并一起讨论，经过这样

的锻炼，我独立开展科学工作的能

力大幅提升。

回贵州大学之前，我问周老

师：“是否可以带走一些我需要的研

究资料？我回校后也做电磁流变液

研究，是否触犯你们的研究权限？”

“你要的资料都可以带走，用我的经

费卡到物理系复印；如果贵阳买不

到你需要的化学试剂，我们从上海

给你寄；多一个中国人参与国际电

磁流变研究的竞争，有什么不好！”

周老师一口气说出这些话，我一辈

子都铭记在心。1997年回到贵州大

学后，我申请到贵州省科技厅 2万

元的科研经费，买了一台强力搅拌

器和一万伏的直流电源，带着几个

本科生，从化学系借来一些瓶瓶罐

罐便开始了电、磁流变液材料研

究。因为经常要向化学系老师请教

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的问题，他们问

我在做什么，我详细介绍了研究内

容，很快几位化学系和物理系实验

室的教师主动加入到研究项目中，

共同组建了物理、化学和电子科学

与技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团队，大

家各尽所长，培养硕士研究生，参

加科研工作的本科生的科研能力也

得到训练，为他们攻读研究生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研究论文也

相继发表，为申请国家基金项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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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1998年，我们团队申请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蛋白质包裹型

磁流变液的分子设计研究”获资

助，由于初评专家给出了 5 个 A，

基金委建议由地区基金转为面上基

金，经费由申请的 10 万追加到 14

万，因需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又增

加了 5万。贵州大学李坚石校长常

常高兴地说“以后我们就是要走

‘借鸡下蛋’培养人才的路子，每个

出去进修的教师，都要带回自己的

科研课题。”这是贵州大学物理学科

第一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

助项目，老教师们为我高兴“胡林

做科研一发不可收拾了”；同龄教师

祝贺说“真看不出，羞答答的玫瑰

静悄悄的开！”也有朋友担心“国家

项目你也敢接，完不成怎么办？！”

当然也不乏个别阴阳怪气“你用多

少箱茅台酒砸开基金委的门！”……

1999年，为了专心做自己感兴

趣的研究，我辞掉了物理电科系副

主任职务，第 3 次进入复旦大学，

在物理系国家重点实验室作高级访

问学者。这期间除了协助周鲁卫教

授与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联合研发磁

流变液汽车减振系统，另一个新的

课题是研究“颗粒物质介质的信号

传递与能量损耗”。在周老师的指导

下，我设计了实验装置，绘制了机

械加工图纸，到工厂加工出一整套

不锈钢测试设备。实验进行当中，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陆坤权研

究员带着国家地震局的张老师来参

观，张老师对我们观测到的实验曲

线很感兴趣，她说“这些曲线与地

震观测到的曲线很相似”。陆坤权研

究员认真看了我的实验记录并一起

交流，讨论会后他发出邀请“胡

林，有机会到物理所来，深入学习

做科研。”

2000年我应邀来到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在陆坤权研究员的实

验室作客座教授。这里的研究环境

以及研究员的工作习惯与高校不一

样，实验室经常有国外学者前来访

问交流，研究人员对实验的每一个

细小环节都很重视，实验测量装置

尽可能简单，还原事物的原型，他

们的行话叫“干净”；讨论问题时，

描述要客观、表达要准确，不可添

油加醋，不提倡用华丽的词汇哗众

取宠。在这里我耳闻目睹科学研究

者所具有的很多优良素质。在物理

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

潜移默化，受益匪浅，这就是我后

来不断送学生到物理所联合培养的

主要原因。在这里我参与了陆老师

领导下的颗粒物质振动分离实验和

验证粮仓效应实验，离开物理所之

前，陆老师与我讨论了回贵州大学

开展颗粒物质研究的方案。回到学

校后，在第一个国家基金项目经费

的基础上，2001年我们启动了颗粒

物质实验研究，经过 2年多的研究

积累，2004年“颗粒物质界面摩擦

性质的研究”项目又获得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有了主持 2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基础，贵州

省科技厅对我们的科研项目也给予

了很大的资助。

我们开展的研究内容不断拓

展，除了电磁流变液、颗粒物质以

外，2003年我招收了 2位有医学本

科背景的硕士研究生，物理学和医

学交叉，开展了红细胞变形性研究

和细胞膜物理研究。这些工作得到

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欧阳

钟灿院士、刘寄星研究员、北京大

学医学院文宗耀教授、复旦大学周

鲁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严杰教

授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研究队伍

从最初的单枪匹马扩大到拥有多位

本系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团队，

2006年物理系软凝聚态物理实验室

应运而生。我从 1998年得到第 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到现在，共

计获得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基金，主持并完

成20余项贵州省科技厅、贵阳市科

技局和贵州大学基金项目，发表学

术论文一百余篇，获得多项贵州省

科技进步奖励和享受国务院政府津

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等多项荣

誉，培养了 6位博士和 22名硕士研

究生，其中 4位博士留在软凝聚态

物理实验室继续从事软物质物理研

究。贵州大学软物质研究团队的工

作，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同和好评，

2012年我们承办了“全国软物质与

生命物质学术会议”，我被会议学术

委员会推举为会议执行主席。

2002年我担任贵州大学物理系

主任，2004年任理学院副院长，一

直到2013年60周岁卸任行政职务的

11年时间里，我主持了物理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贵州大学物理学科在省内高校迅

速崛起，成为教学科研的龙头学科。

为此我荣幸地获得了中国物理学会

“2010—2011年度谢希德物理奖”。

花甲之年忆往昔峥嵘岁月，一

路走来，颇为不易。我们这一代人

经历了一些磨难，但也教会了我们

如何在困境中迎难而上，努力拼

搏，到达理想的彼岸。我感恩这一

路上所有帮助和支持鼓励我的人

们，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对我们的资助，感谢所有参与科研

工作的同事和学生，感谢家人对我

的理解与支持！

“只要你想做，总有一扇门为你

打开。”这句发自我内心的人生感

悟，与正在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同

行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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